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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视角下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关怀科幻视角下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关怀
□□马传思马传思

儿童文学评论家李利芳在一篇文论中

谈到一个观点：“我们需要专门为儿童创作

的科幻小说，这是由儿童自身成长的阶段

性特征而决定的文学诉求及价值取向。”

对于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

儿童文学、少年文学拥有广泛的读者

群体和阅读需求，少儿文学的门槛也比较

低，由此导致这些年童书市场的热度持续攀

升。在少儿文学的大门类中，少儿科幻只是

其中很小的一个门类，也借由这股热度，变

得日益兴盛。但少儿科幻确立自我身份、建

构自身的那些区别性特质究竟是什么呢？

科幻背景下的幻想故事

很多少儿科幻作家的创作中都有一种

自觉，就是通过新奇的科幻元素的使用，建

构起一种超越现实、想象丰富的时空，在这

种时空背景下展开一个精彩纷呈的故事。

以动画电影《星银岛》为例。电影中的

主人公是一个少年，他得到了一张星际藏

宝图，上面记载着宇宙海盗的宝藏，于是他

乘上太空帆船开始了寻宝之旅。

从“星际藏宝图”“宇宙海盗”“太空帆

船”“寻宝之旅”等关键词可以看出，这就是

一个有关寻宝的冒险故事，在传统通俗文

学中，这种套路很常见。而电影的新意就在

于，把寻常的冒险故事放置到太空的背景

之下，给它披上了科幻的外衣。

对于这类作品来说，既然科幻只是故

事展开的背景，自然并不始终需要很严密

的逻辑，有时候出于故事发展的需要，其他

泛幻想文学门类的元素也可以拿来用。所

以，我们在一些作家笔下看到一种带有童

话风的科幻故事。这种科幻故事适合特定

年龄段的读者对象，特别是低龄段的儿童

读者。对于他们来说，故事好玩、好看，有脑

洞够大的想象空间，就足够了，并不需要严

格区分科幻与其他幻想门类。

但在这条路径上，要注意防止误入一

种陷阱，那就是把科幻纯粹作为一种噱头，

故事情节的关键点没有用真正具有科学逻

辑的幻想元素来推动，而是通过带有童话、

魔法色彩的“异想”来推动。如果这样的问

题在文本中频繁出现，那么科幻可能最终

就变成了另一种色彩的魔法。作品中会出

现一种硬伤：科幻不够，童话来凑。

类型化的少儿科幻

在另一些少儿科幻作家的笔下，科幻

属性对于故事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

他们基于科学幻想而展开故事，情节的推

进也有赖于科幻元素的运用，同时特别重

视故事本身所带来的阅读的巅峰体验。这种

少儿科幻作品，更贴近科幻文学原本的“类

型文学”属性，也就是以科学结论或科学规

律为基础、以科幻点子为核心而展开的奇

想故事。

在这里，我同样以一部电影为例：《机

器人瓦力》。2805年，由于人类无度破坏环

境，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大垃圾球，人类移居

到太空船上。Buy N Large公司向地球运

送了大量机器人来捡垃圾，但是这种机器

人并不适合地球的环境，渐渐都坏掉了，最

后只剩下一个机器人“瓦力”还在日复一日

的按照预定程序捡垃圾。但随着时间的流

逝，瓦力有了自我意识，开始感到孤独。有

一天一艘飞船降落，一个先进的机器人伊

芙来到地球搜索一些东西，瓦力“爱”上了

伊芙，但是它面临着抉择，是随着伊芙和飞

船离开地球，还是继续按照预设的指令把

垃圾捡下去……

从文本角度分析，这部当年曾引起观

影热潮的电影，就是比较典型的“类型化的

少儿科幻”。其中涉及的环境破坏、机器人

情感萌发、“自我”意识与预设指令的纠葛

等，都是比较成熟的科幻元素；同时，作为故

事主人公的丑萌机器人形象和故事中所涉

及的人文话题，又都符合少儿读者的欣赏

口味和精神需求。

但由于少儿读者的特殊性，作家在创

作中势必要降低科幻属性的深度，也无法

照搬成人科幻的创作规则。比如，成人科幻

可以尽情挖掘人性和社会的“恶”；可以只关

注技术，不关心人；可以脑洞大开地进行各

种思想实验等。但如果在少儿科幻创作中

也套用同样的模式，出现的结果要么是“故

作天真”的假儿童科幻，要么是浅显化的假

成人科幻。

科幻视角下的生命
体验与情感关怀

作家史铁生在谈到“写作的零度”这个

观点时，曾经说过一句话：“写作由之出发

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

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对于少儿科

幻创作来说，我们也需要思考类似的问题，

即少儿科幻“由之出发”和“终于的寻求”，

到底是什么？

我想，是“童年生命”。

换句话说，少儿科幻作为在儿童文学

这片土壤上盛开的一朵小花，它的根系和指

向即在于“童年”，在于童年的生命体验、童

年的“成长性”——主体性意识的萌发和随

之而产生的对生命意义的“思”与“问”，以及

由此导致的生命内涵的丰富。所以，少儿科

幻就应该真正从“童年生命”出发去展开故

事，故事的意义指向也应该回归到童年的

生命体验和情感关怀。

既然如此，那么又该如何界定少儿科

幻中“科幻”属性的功能与价值？

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曾经说过，在他

的笔下，“技术既是放大人性的一种可能

性，也是一种人性的试金石”，这和我对少

儿科幻之“科幻”属性的功能与价值的认识

不谋而合。“技术”或者说少儿科幻的“科

幻”属性，其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对未来的展

望、对技术时代的畅想以及科学世界观的

塑造等。这些都是应该有的；但仅仅有这

些，并不足以确立少儿科幻区别于成人科

幻的特质。少儿科幻区别于成人科幻从而

建构自身的特质在于：“科幻”提供了一种

更新颖的视角——迥异于“现实”和“童话”

“魔法”的视角，让正处于成长期的读者们

能窥见更为广阔的时空，并由此拓宽生命

空间。毕竟，“一个人的生命空间是通过想

象力来拓展的；想象的边界实际上就是一

个人存在的边界”。

我以拙作《奇迹之夏》来做简单的分

析。《奇迹之夏》的主人公“阿星”是生活在

我们身边的12岁普通少年。在生命中那个

短暂的夏天，他接连遭遇一系列离奇事件：

雾灵山巅的一道神秘光波、地震、小虎崽、

深夜闯入自家院子里的“野蛮少女”和剑齿

虎、盘旋在城市上空的金雕……这一系列

离奇事件，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传统意义上

的奇异冒险故事，但我并不想仅仅写冒险

故事；我更关心的是：发生在这个12岁少

年身上的离奇事件，在他的心灵中会引发

怎样的化学反应？

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我让这个少年随

着故事的发展，走进曲终人散的夜晚，让他

见证了时间裂缝的开启，窥见它所裹挟的

万千世界，并窥见了人类文明前行与穴居

文明毁灭的关系；而文明的消长又与他和

野蛮少女的友情纠缠在一起……在这个夜

晚，一个全新的生命空间被打开，最终，他

听见了“赫拉婆婆”曾说过的石头的歌声，

但与其说那是石头的歌声，不如说是男孩

的生命空间被拓宽后心灵之弦的鸣响。

这就是我在“科幻视角下的生命体验

与情感关怀”的路径上所进行的尝试：借助

科幻的视角，在对远方和未来的眺望中，去

感受科学所具备的美感，去体悟奇想的世

界之玄妙，去烛照人性的幽微，进而唤起生

命的诗意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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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上海儿童文学 1978-2018 一代

作家的文学巡礼”在上海作家协会举行。近百位

老中青少四代上海儿童文学作家齐聚一堂，以

自述、评述、致敬等方式，对秦文君、陈丹燕、梅

子涵、沈石溪、周锐、彭懿、郑春华、刘绪源等作

家和评论家近40年的创作成就做集体研讨和展

示。这既是对一代作家的文学巡礼和文学致敬，

也是上海儿童文学再次集结、重新出发的交接

仪式、出征号令。

上海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镇和发源地，“开

放前瞻，兼收并蓄”的海派文化，造就了上海儿

童文学多元、开放、包容、创新的文化视野和进

取精神。40年来，上海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保持

了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为中国孩子留下了弥久畅

销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中国少女》《狼王梦》

《女儿的故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黑猫警

长》等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呵护了亿万少年儿童

的成长，彰显了上海海纳百川的独特文学气质。

中生代作家和老作家一道构筑了上海儿童文学

的扎实基座，并激励着新生代作家砥砺前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在致辞中说：

“40 年间一卷书，上海儿童文学书写的是一卷

‘大书’”。他谈到，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就是

在上海酝酿、探索、起航的。《无猫国》（1908）开

创了中国文人创作童话的先河，《蒙学报》开国

人自办少儿报刊之先。在上世纪50年代，上海儿

童文学的鼎盛就有目共睹，一大批闪光的名字

镌刻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陈伯吹、鲁兵、包蕾、

贺宜、圣野、任溶溶、任大星、任大霖等一代大家

擎起中国儿童文学的半壁江山；第一家专业少

年儿童出版社、第一家少年文艺刊物等都在上

海创办，成为儿童文学重要的园地和培育作家

的摇篮。40年来，人数众多的上海儿童文学中生

代作家创造了斐然的成绩。他们对儿童文学的

美学品格有执著坚守，将儿童文学各种体裁的

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在作品中探索儿童文学

潜在的创作可能，成为改革开放近40年间中国

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今上海儿童文学

作家几代同堂，拥有相当齐整的、在全国具有极

大影响力的作家群体，形成了承前启后、薪火相

传的创作格局。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王伟认为，上

海儿童文学发展特别注重传承，新生代和中生

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对老一代都有着特别的景仰

和感恩。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近年也加盟儿

童文学创作，在他看来，上海的儿童文学创作之

所以生生不息，不断有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涌现，得益于上海儿童文

学界探索奋进的优良传统，以及和谐亲切、互相鼓励关心的氛围。

作为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的扶持者和见证人，86岁高龄的儿

童文学理论家周晓称自己“见证了儿童文学中生代作家的成长”，

而且是与这批中生代作家一起成长起来的。他将中生代作家所形

成的艺术格局概括为“以少男少女心理的审美表现为突破口而跃

出创作的低谷，以娱乐型的热闹派童话赢得更广大的读者，爆发式

地进一步打破沉寂，以文化型的试验性作品做单兵突进式的艺术

求索，形成中兴时期虽非全方位却也并不单一的复合艺术建构”。

作家张之路向同龄的上海中生代作家献上致敬和祝福，他说，改革

开放之初，上海的儿童文学作家就竖起了旗帜，思想真诚而新鲜，

40年来,正是因为这些作家的才华与坚守,才成就了今天的成绩和

辉煌。来自台湾的散文家、出版人桂文亚则评点了上海中生代作家

作品独特的文本价值，以及30年来在海峡两岸产生的深远影响。

与会者认为，上世纪 80 年代初，陈丹燕短篇小说《上锁的抽

屉》首开先河，审美地表达了少年人的朦胧情愫，成为中国儿童文

学创作新潮流的先导，其后几十年的作品也证明了她是一名多元

的文学闯将。同期，秦文君的《少女罗薇》《告别裔凡》等成长小说也

并驾齐驱，在儿童文学领域大放异彩，此后更有《男生贾里》《女生

贾梅》等中长篇作品。梅子涵的创作以“艺术探险”为特色，他的早

期长篇小说《女儿的故事》，就以对沪语的精彩应用凸显出卓越的

叙述语言表现力。周锐和彭懿的热闹派童话早在 80 年代强劲崛

起，30年来，创作生命力不减，周锐的多文体发展、对童话与儿童

小说中生命意识的拓展，彭懿在理论、翻译、图画书创作等方面均

卓有建树。成长于军旅、后自云南回归上海的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创

作可称得上是一种“现象”，其作品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成为无法

忽视的存在。专注于低幼文学创作的郑春华是一位天生能读懂孩

子秘语的儿童文学作家，她所创造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成为了

经久不衰的经典形象。而刚刚去世的理论家刘绪源，依凭自己独立

的风骨和创造，使自己的儿童文学观和儿童文学批评实践对当代

中国儿童文学具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

此次文学巡礼，还通过新生代作家向中生代作家致敬的方式，

集体展示了上海儿童文学后继有人的齐整风貌。此次活动不仅在

于总结过往，更在于立足当下，通过对新时期以来上海中生代儿童

文学作家文学创作的总结，厘清上海儿童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在全

国的重要地位，从而为上海儿童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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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城”童话的诗意叙事
□金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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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爱与真实的文学光亮
常新港《尼克代表我》研讨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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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主办的“常新港新作

《尼克代表我》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等出席活动并致辞。高

洪波、王泉根、曹文轩、汤锐、安武林等十余位作家、评论家出席

了会议。

《尼克代表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常新港历时3年创作的长篇小

说新作。作家用犀利、精准的笔触，以隐喻的手法直面当代少年儿

童的成长难题，对当代少年儿童的成长境遇进行了一次深情动人

又发人深省的书写。

高洪波认为，这是一本真诚的，充满爱、真实以及文学光亮的作

品。常新港一贯把自己的冷峻、幽默都不动声色地表现在创作风格

中，《尼克代表我》也不例外。作品中洋溢的是一种接地气的常新港

式想象，是一种常新港式的冷峭幽默和严肃中的活泼。与会者认为，

《尼克代表我》讨论两代人的沟通与理解，如何做家长，如何平等看

待自己的孩子、看待每一个动物，作品给出了很多令人感动的讲述。

常新港在《尼克代表我》中，不仅展现出成熟的创作技巧，也对敬畏

生命和教育问题作了深入思考。作品以关切的广角，使得曾被书写、

凝视过的儿童群体在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有了更深入、更写实的表

达机缘，可谓其创作生涯的又一个高峰。 （行 超）

从上世纪90年代起至今，作家北董创作了一系列以

“八角城”为故事发生地的传奇故事，如《拇指牛》《山神与

少年》《狐狸小学的插班生》《鹭琴》《爷爷是棵山楂树》《我

给海妖当家教》《大魔法师的怪故事》等，虽然彼此并无情

节关联，内在韵味却相通，形成同一叙事空间下的互文性

效果，带来独特的美学价值。这种别具特色的叙事风格，很

大程度上体现出北董幻想作品的特点。

对于八角城，虽然并没有一篇作品详细集中地勾画其

地理位置、城市结构、城郊概况，但在不同故事的相互牵连

中，小城面貌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轮廓：S省的八角城是方圆

不足40里的临海小城，城内高楼林立，具备了现代城市日

常运行的结构以及现代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环境污染和

人心的浮躁复杂。城外有鲸山、东条山，城南有菱角山水

库，城郊有村落星星峪、吉吉淖草滩、塔尔米杂木林、豆田、

荒野等。八角城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奇闻异事众多。奇幻

之事频繁地发生在孩子和大人身上，发生在大街小巷以及

城郊的密林或荒野中，它们神秘、惊异、魔影重重。八角城

具有普通小城的规模、结构、日常生活和运行常态，却又时

时与幻境相连，甚至本身也处于幻境之中。这里的居民不

熟悉魔法，也不相信魔法，而时常在魔力事件中茫然无知

却怡然自得。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八角城有着情理之中

的真实感和不容置疑的叙事效果？

托尔金在《论童话故事》中提出，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两

种世界，“第一世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个现实世界，

“第二世界”是幻想创造出来的想象世界，它反映第一世界

又异于第一世界，这个想象世界绝非什么美丽的“谎言”，

而是另一种“真相”。而有关八角城的系列故事相互印证形

成的互文性叙事，使这座小城充当着“现实世界”和“异世

界”交织重叠的双重功能，它提供了描摹“另一种真相”的

真实感和可能性。

托尔金发现了幻想世界的旁观位置和独有价值，是其

中的人性和天真对我们探寻“真实”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在

常常纳“奇境”于现实的八角城里非常明显。《吃房子的妖

精》中，八角城的24层商贸大楼顶部不见了，连一块散落的

砖石瓦片和灰土都找不到，只留下8个巨大的齿痕。男孩阿

响发现了秘密：是妖精壳拉巴木吃掉了房子。但是妖精吞

下房子再吐出来，是为了把水泥建筑的墙体、楼板恢复成

山石和河沙，并且返还原址。为此，妖精夫妇修复了欧洲的

山、美洲的河、非洲的大沙漠……直到老死在八角城的中

心广场，变成石头雕塑。千百年来，人类攫取自然以获得生

存空间、建造物质世界，已演变为常态。“清晰视野”的获取

需要一种旁观视角，那便是来自妖精这个“异世界”对八角

城的审视。人们日日生活在房子被“咔嚓”的恐惧中，对自

己对“真相”一无所知从未反省，只有与妖精生活在一起的

男孩阿响承接了这种视角，并与妖精坚守在一起。但纯真

的目光是否一定会带来幸福的结局？托尔金认为所有完整

的童话故事必须有幸福的结局,但北董却有审慎的态度和

思考，他这样结束故事：“在他们（妖精夫妻和阿响变成的

雕塑）的旁边，商贸大楼正在重新崛起，眨眼间已是48层

了。”人们侵占自然的现实常态仍在继续，这也是不得不面

对的“真相”，可谁又能断定，对我们自身的反思不会因为

始终有妖精和阿响那样天真的心灵而继续下去呢？

八角城面积不大，非常便利地连接着大海、乡村和原

野，这使小城作为叙事展开的空间地点，天然地与乡野发

生了关联。对乡村与土地的深情，是北董在早年的小说写

作中就已经呈现的特色。从《五颗青黑枣儿》《蹈海》《骨钉

船》到近年的《龙凤榫》，作家融北方方言、风景、民俗、性情

于叙事，塑造了一批来自乡土的精明少年、技艺精湛的木

匠、强悍的渔民，在田园的清新或土壤的粗糙中，对生长于

斯的人性进行了细致、准确、老到和传神的刻画。直到后来

的幻想文学写作，这种深情从未停止，只是乡土气息有可

能突破现实世界的束缚、借助幻想的力量而走向更为深广

的人性探寻。

不同于小说对北方乡土直接的描绘，对童话和幻想小

说，北董喜欢将故事发生地放置于一个小城，但并非将“城””

乡”对立叙述与评论，而是擅长用小说笔法讲述“城”与“乡”

相互渗透的故事。他对八角城的书写，夹杂在来自乡村的视

野和人性关怀中，而且突破了北方地域的限制，引入更为

普遍的城乡观照，以此抒发想象中对理想原乡的追念。

《拇指牛》的主人公冯小梨和奶牛黑白花儿来自距八

角城20多里的乡村星星峪，为了给城里送放心的牛奶，冯

小梨把奶牛牵到八角城大街上现挤现卖，被城管三只眼罚

款。这是第一次也是最主要的城乡冲突。故事始终通过冯

小梨和姜甜莉两个孩子的眼睛来展示城乡各自的局限，并

在各种离奇冒险中为消解这种局限和误解做出不懈努力。

比如八角城的人对牛奶缺乏信任、姜甜莉父母所代表的城

市人的亚健康状态、冯小梨用乡村的天然治愈了城市、葫

芦谷的闭塞、落后和失去信心的村民、冯小梨哥哥和八角

城的屏屏姐牺牲自我倾力支援。姜甜莉想挽留冯小梨，希

望他转到八角城上学，但冯小梨对乡村的留恋不舍以及黑

白花儿只有吃上灵芝崖下的草、喝上鹿奶河里的水才会产

出有魔力的奶等情节，都成为一种隐喻而指向心灵深处的

回乡意愿。

《导盲狼》则用一种更特别的方式展示“城”与“乡”。公

狼布拉风来自八角城外的塔尔米杂木林，在森林大火和车

祸中被司马以宁医生所救，因被医生输入人类的血液，布

拉风于月圆之夜获得了人类语言和思考的能力，成为能够

导盲的智慧生命，神奇地具有了人类的仁爱、正义和感恩

之心。它不能公开狼的身份，一旦暴露便被恐惧的城市居

民驱赶陷害；但它也不想再回到荒野，而喜欢待在城市与

善良的人类为伴，直到最后为解救盲人城而牺牲。布拉风

的传奇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小城，但性质与八角城无异。荒

野中成长的原生态和野蛮被文明改造，使这个原始生命具

有了最重要的道德感、理性和爱人类的能力。正如其他来

到八角城的主人公们一样，虽有不公，但布拉风对城市充

满信任，用获得的文明力量反衬出人类的傲慢和残酷。这

是一个“城”与“乡”相互对视融合的传奇。

“八角城”系列涵盖了作家对幻想的长久思考，形成了

清新有趣、神奇幽默的风格，同时还带着乡野的灵性，在

城与乡的相互观照中切近了现实儿童真实而复杂的心理

世界。


